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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剧，以表演著称于中国戏曲之林。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火种传承与延续的基因。两相结
合，势必绽放出动人心魄的异彩。

身为川剧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智林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广川剧、培养新人。“非遗传承是对其生命力、精
气神进行重新研发，守正才有创新的基础，不能为了创新就把我们的根底丢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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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剧名家陈智林的艺术人生
让川剧永续，是非遗传承人的责任

川剧《草鞋县令》演出剧照。图据四川省川剧院

陈智林

陈智林在《卧虎令》中的扮相。

做融入角色的演员
不让行当局限自己

15岁初入梨园，演配角关注太少
就主动争取角色，在舞台上不断磨炼
自己。这份执着和心性，使陈智林出
道即巅峰。

他自从首次挑战主角后就一直演
主角到现在，1990年、2004年两次摘取
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梅花奖”。

谈及此，陈智林却没有丝毫傲骄，
笑的时候，眼睛眯出的弧度，传递出一
种“我也不知道咋回事”的“学霸”气质。

非要究其原因，他说：“我觉得我
演出是有观众缘的，观众可以接收到
我传递给他们的情感信息，然后互相
之间达成一种共通的快乐，真正做到
独乐乐和众乐乐的平衡。我愿意把我
在川剧里面找到的快乐，送给所有我
有缘结识的人和事。”

陈智林的表演细腻传神，嗓音高
亢激昂。尽管个人简介上写着主工
文、武小生及正生，但他从不局限自
己。“我现在不知道我是什么行当，什
么行当我都演过，比如《夕照祁山》里
的花脸魏延、《易胆大》里的武生、《望
娘滩》里的短打武生、《巴山秀才》里的
老生、《柳荫记》里的小生等。我曾开
玩笑说，我们四川省川剧院不出名演
员，只出名剧。每一个戏，我都是完全
融入到角色中。”

在他看来，“角色可以跟行当进行
真实的时空跨越，人物决定了行当的
取舍。真正的好演员，不会让自己局
限于某一个行当，局限自己发展。我
会用心跟每一个角色进行交流，每个
角色都是我的代表作。”

陈智林演过大大小小上百个角
色，他自信：“我创造的角色，没有一个
是演废了的，每一个角色我必须做
成。如果做不成，几十万上百万的资
金就流失了。我当院长那么多年，可
以理直气壮说一句：我没有让投入的
每一分钱浪费。从我学第一个戏开
始，我就没浪费过大家在一起共同付
出的努力。”

做守正创新的传承人
让非遗更有生命力

将自己的爱好变成终身坚持的事
业，这让陈智林觉得很幸福，也成为他
事业前进的动力。

从最初的被动学习，到后来的主
动学习，再到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不
懈，陈智林从学戏、演戏、传戏的过程
中，找到了幸福快乐的支撑，也对川剧有
了更深的理解：“在全国的剧种里，川剧

是表现能力和表述能力最强的剧种。”
早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中，就

有关于四川人群体性格的描述：“民食
稻鱼，亡（注：此处通“无”）凶年忧，俗
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厄。”

川人的幽默可见一斑。
“秀才，你中了啥子官啊？”“我中

毒了”。陈智林的代表作《巴山秀才》，
由魏明伦、南国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
代，讲述了晚清巴山秀才孟登科为民
鸣冤，终成为政治牺牲品的悲剧故
事。由陈智林演绎后，这部含泪的喜
剧、带笑的悲剧深受观众欢迎。陈智
林总结：“川剧是四川人用四川的幽
默、情趣、诙谐，用四川人的灵性，讲成
都故事、讲四川故事、讲中国故事，并
向全世界推广的一种四川文化语汇。”

2006年，川剧成为首批进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戏曲。

2021“中国非遗年度人物”100人
候选名单出炉，四川7位非遗传承人
入选，其中，陈智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川剧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

对非遗，陈智林有着自己的思考，
他尤其强调：“非遗不是将死或者已经
故去的遗产，它是有生命力的。怎么
样延续它，如何让它永恒地延续下去，
是我们非遗传承人的责任和担当。”

一些人对非遗的解读，陈智林并
不认可，他说：“非遗一方面是告诫、提
醒，另一方面，是让人觉得它的价值所
在。说川剧是非遗，其实并不是要淘
汰它，而是确定了它的价值所在。”

陈智林介绍，宋代是中国古代戏
曲的形成期，“到现在为止，中国的传

统文化是没有断根、没有断源的。所以
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非遗本身就应该
是永恒的。我们传承非遗，实际上就是
在新的耕耘中让非遗更有生命力。”

做产教融合的老师
让学生成为有用的人

陈智林眼中，川剧的生命力在于
它的真善美，“川剧从明清鼎盛时期到
现在，经历了三四百年有史可考的历
史，它一直起起落落，在戏曲百花园之
中，它永远是一朵不败的奇葩。”

现在有很多新的艺术形式，陈智
林一直在尝试创新。

他举行过川剧交响音乐会，“川剧
从来不拒绝新奇。像上世纪40年代，
就尝试了莲台布景、霞光布景。”但这
种创新绝对不是一时的猎奇，多元化
还是为了川剧本身服务，“包括戏歌，
也是戏里的表述方法，只不过换了一
种简洁的方式。”

川剧锣鼓配合川剧的唱、念、做、
打，像一根穿珠的红线，极其融洽和协
调。陈智林早已参破其中的万千奥
妙：“以前锣鼓是什么？就是广告！锣
鼓一响，就告诉大家戏班来了。后来
大家觉得锣鼓声音大，很烦躁，就变成
了优美的音乐戏曲。大号锣变成了定
音锣。其实，川剧的锣鼓是非常系统
的打击乐，有一系列成套的、完善的音
乐整合，只不过现在没人去专门欣赏
它、感受它。可一旦真正欣赏以后，你
会觉得非常神奇，非常美妙。”

说到这儿，陈智林的表情有些凝
重：“文化的厚重在于文化本身。在时

代的喧嚣中，那些耐得住寂寞、守得住
清贫的人，不会丢掉自己该有的信仰
和追求，不会随波逐流，而是能够守住
心境，守心守艺。”

提起川剧，大众总会想起一些老
茶馆、老戏台，在经年累月中蒙上了些
许尘埃。

敏锐如陈智林，早就让川剧与年
轻人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2003 年起，陈智林走进清华、北
大、南开等高校，“那时候还没提出高
雅艺术进校园。川剧进校园是让好的
东西让能够接受的人瞬息之间产生共
识，而且达到心理共鸣、共振，形成共
频。我相信传统文化会重新绽放出它
该有的辉煌。”

陈智林从不怕年轻人不接受川剧，
这一点，他有着足够的自信与笃定。

有人觉得戏曲的节奏慢，陈智林辩
驳：“我们两个小时可以讲一个朝代，两
个小时可以讲人一生的悲欢离合，两个
小时能告诫你一个可行可为的真理传
递。忠肝义胆、礼义廉耻等，很多都是
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而形成的。
实际上，只要自身的心智不要太浮躁，
我相信这种节奏大家都能够接受。”

从昨天当学生，到今天带学生，作
为四川艺术职业学院院长，陈智林也
非常重视教学中对学生的“产教融
合”，“我一定要让我们育出来的人，在
学习期间本事上升、本领上升，到用人
单位后，能够变成有用的人。”为此，他
经常亲自带着学生走上舞台，“比如我
去北京录节目，会选学生和我一起登
台，而且是学院一年级二年级学生。
我展示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我的教学
团队。现在，那帮孩子毕业了，展现出
来的灵气和眼神都不一样。谁上过舞
台，谁没上过舞台，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就是产教融合最大的成就和标识。”

6月15日晚，由陈智林领衔主演
的2022版《草鞋县令》在四川大剧院上
演，该剧演职团队中，就有不少四川艺
术职业学院的学生，以及四川省川剧
院青年演员。今年9月，陈智林还将带
领他们一起，奔赴第十三届中国艺术
节，角逐第十七届文华大奖。

我们期待着，陈智林艺术人生的
再一次飞跃。

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吴德玉


